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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满足长尾市场需求对扩大内需以及增强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资源编排的视角分析检验制造

企业数字化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内在机理及异质性特征。 结果发现,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从福特制下核心产品

集中大规模生产向异质性需求下产品多元化供给转变,主要通过改进柔性资源配置的所需时间、所耗成本和适

用范围,及推动冗余资源整合的单点突破、业务协同和生产互联,有效提高企业满足长尾市场所需的产品开发制

造自由度和战略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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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eting long-tail market dem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enhanc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 analysis examine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igitalization to promote long-tail market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ization drives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o transform from centraliz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of

core products under the Fordist system to diversified supply of products under heterogeneous demand, mainly by

improving the time, cost and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flexibl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redundancy. The single-

point breakthrough, business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rconnection of surplus resource integr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freedom and strategic flexibility required by enterprises to meet the

long-tai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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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

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消费是国内大循

环的关键,“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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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消费需求偏好的适

应性,建立供需精准匹配的高质量生产体系,促进

企业多样化产品供给更高水平匹配消费者异质性

需求,即通过推进长尾市场满足来拉动消费增长。
然而,在传统制造业的产品生产理念中,大规模流

水线式集中生产推动产业规模提升是生产组织的

基本形态,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在本质上遵循福特

制,即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进
而利用价格优势扩张产品市场份额,顾客的个性

化需求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忽视,自然无法拓展长

尾市场的价值。 近年来,数字赋能使得制造业的

发展正在突破以同质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为核心

的发展模式,兼顾规模化生产与异质性需求的规

模化个性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等新型数字化生

产方式开始出现,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增加产品

多样性供给、拓展长尾市场价值成为企业的关注

焦点。 这在微观层面推动了在位企业从增加供给

数量到提高供给质量的转变,也在宏观层面为中

国“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供了新

的研究视角。 从这些逻辑出发,如果数字化能够

助力中国企业以市场多元化、需求个性化、产品定

制化为导向,推动生产过程从核心产品的大规模

流水线生产向适度规模化、个性化、精准化生产转

型[1],企业数字化显然有助于中国消除长期存在

的结构性“供需梗阻”并助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

生动力和可靠性”。 据此,本文立足于数字中国建

设的快速推进,把企业作为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

方位融合的微观载体,进而根据福特制下核心产

品集中大规模生产向异质性需求下产品多元化供

给的转变趋势,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长

尾市场满足。

一、文献综述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分别探讨企业数

字化与长尾市场满足。 就企业数字化而言,现有

文献认为其是将数字技术和业务流程进行全过

程、全链条融合,推动企业信息结构、管理方式、运
营流程、生产过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重塑与革新,

最终构建了更加高效的生产管理综合运营系统。
现有研究还深入探讨了企业数字化对其资源能

力、分析能力、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创新能力等影

响,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

数字化与资源编排方面。 这些文献认为数字技术

的信息集成与分析优势提高了企业对资源的配置

效率和整合能力。 具体来讲,数字技术的广泛应

用能够在企业层面打破物理资源的壁垒,促进要

素资源自由流动并实现对企业内外部各种新旧资

源的全方位整合。 同时,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平

台整合多渠道、多维度的动态信息,构建企业发展

所需的资源池并对其进行不断延展或进一步细

化[2],从而大幅度提升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精准

度和有效性。 就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战略选择而

言,现有文献认为市场战略选择是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分配资源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本

质上是企业面对市场环境变化时的资源优化配

置[3]。 国内外大量学者从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

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组织理性

理论、技术多元理论等角度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资源编排

理论中的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观两方面。 其

中,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是生产性资源的集合[4],

其市场战略决策的中心和出发点是企业现有资源

禀赋特征[5]。 一般而言,企业资源越丰富,就越有

可能拓展产品的种类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 本质

上,产品多元化就是具有广泛用途的重要资源出

现剩余,进而转移到市场并与利基市场精准匹配

的结果。 动态能力观认为企业能力通常内嵌于企

业的生产经营与组织管理的过程之中,企业具备

协调并整合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正是满足产品多元

化战略所要求的。
现有文献尽管没有直接研究企业数字化与长

尾市场满足,但秉承企业数字化的研究逻辑,数字

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提高企业对资源的配置效率

和整合能力,而资源编排理论又认为产品多元化

供给是企业资源编排的结果。 据此,本文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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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编排理论,根据柔性资源能够快速转换用途

的通用性特征以及冗余资源在应对市场不确定性过

程中的“缓冲剂”作用,从柔性资源配置效率与冗余

资源整合能力两个维度,解析企业数字化盘活资源

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内在机制及其异质性特征。

二、研究假设

(一)资源编排理论中的柔性资源配置与冗余

资源整合

资源编排理论本质上是以资源基础观和动态

能力观为基础的一种资源管理理论,其核心思想

在于为企业管理者厘清静态资源与动态能力的相

互作用[6],即企业管理者对各种现有资源的潜力

挖掘和新资源的探索获取,可表现为柔性资源配

置效率和冗余资源整合能力。
在柔性资源方面,企业管理者基于资源编排

理论从资源建构、资源捆绑及能力利用三类行动

活化柔性资源[7],在解读动态环境的基础上通过

对柔性资源的有效管理利用实现从柔性资源到配

置能力的转化,正向影响柔性资源配置的所需时

间、所耗成本和适用范围,表现为柔性资源配置效

率大幅提升。 企业管理者对柔性资源编排中的配

置能力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及

时发现生产各环节中被低效利用的柔性资源,并
及时转化其用途以实现柔性资源的短时间再配

置;第二,能以较低的搜寻成本匹配柔性资源的供

需,并以较低的协调成本改变其用途,以实现柔性

资源的低成本再配置;第三,能动态匹配外部环境

有效降低柔性资源专用性水平,促使其在多部门

共享,以实现柔性资源的广范围再配置。
在冗余资源方面,企业管理者同样基于资源

编排理论从“识别、组合、利用”3 个角度盘活冗余

资源,在拓宽企业接触广度和获取深度的前提下

通过对冗余资源的获取、积累和剥离,使企业管理

者能够逐步实现冗余资源整合的单点突破、业务

协同和生态互联[3],表现为冗余资源整合能力明

显提高。 企业管理者对冗余资源编排中整合能力

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跨越部

门边界获取对企业有价值的资源,并结合部门内

部的冗余资源构建资源组合,以从内部对其激活,
实现冗余资源整合的单部门突破;第二,能依托自

身创新和信息获取优势主动匹配外部环境,以统

筹协调各项业务的冗余资源,并创新资源组合,实
现冗余资源整合的跨业务协同;第三,能基于行动

视角突破自身组织边界限制,整合并利用企业内

外部冗余资源来构建异质性资源池,以实现冗余

资源整合的产业生态互联。
(二)企业数字化、柔性资源配置效率与长尾

市场满足

第一,数字化能有效提升企业柔性资源配置

的敏捷性。 一方面,数字化能大幅提升企业部门

间的沟通效率和组织管理效率,促使生产系统内

部间紧密配合和无缝对接[8],从而有效缩短柔性

资源精准配置的时间;另一方面,数字化可实时记

录追踪企业资源的消耗和去向,资源供应链运转

效率的提高为柔性资源的快速转移配置奠定了坚

实基础。 第二,数字化能有效降低企业获取资源

供求信息的搜寻成本和重新调整资源配置的协调

成本。 企业数字化加强了信息流动性,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了供需匹配过程中的资源信息传递失

真、传递延迟和传递障碍等突出问题,使企业能以

更低搜寻成本配置柔性资源。 同时,企业数字化

为组织内部各层级之间带来了更高的协同性,这
将有效降低由于层级壁垒产生的在不同层级之间

配置柔性资源的协调成本。 第三,数字化有助企

业突破柔性资源配置的空间束缚[9]。 首先,企业

数字化有助减少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进退约束,
这在促使柔性资源自由流动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

柔性资源的再配置门槛;其次,企业数字化可以促

使更多柔性资源在企业各部门之间共享,在互补

资源的协同作用下可以进一步降低柔性资源的专

用性水平,从而拓展和延伸柔性资源在企业内部

的使用范围。 无论哪一种影响,最终都将使得柔

性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
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 由于柔性资源具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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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潜在用途,其是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战

略性资源。 在数字化的作用下,企业对柔性资源

进行相应的灵活编排和高效配置将极大提升战略

柔性[10],由此带来企业产品开发制造的自由度不

断提升,这将为企业拓展产品种类实践理论逻辑

中的长尾效应奠定重要基础。 企业数字化驱动的

柔性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产生两方面的影

响:第一,提高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使得企业从低

成本竞争战略转向差异化竞争战略的过程中拥有

更多的灵活性与主动权,促使企业打破原有以核

心资源与生产能力定义的产品界限;第二,强化生

产的柔性化程度,助力企业更好地理解并应对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如改变产品外观设计和拓展差异

性功能等,或是赋能企业在动态捕捉市场机会的过

程中不断创造出适应异质性需求的新产品。
(三)企业数字化、冗余资源整合能力与长尾

市场满足

第一,企业数字化捆绑盘活内外部资源实现

各部门冗余资源整合的单点突破。 数字化为企业

带来了更低的资源搜寻成本和渠道费用[11],推动

“资源 +技术 +平台”的融合也在不断革新企业的

生产过程、业务流程或供应链环节,帮助企业在更

大范围内建立更为紧密的外部资源连接,进而通

过内外部资源优势互补、捆绑整合新旧资源等方

式对企业各环节冗余资源进行重新整合[12]。 第

二,企业数字化改变组织结构能够有效推进跨部

门冗余资源整合的业务协同。 数字化推动企业组

织结构从“金字塔”式科层结构向网络化、开放化

和扁平化转变,不断加强企业部门之间关联的广

度和深度,从而促使企业部门从静态组织演化为

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而动态调整的有机体。
众多原本独立的冗余资源被纳入到企业的资源网

络之中,资源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将有效缓解其

在不同业务部门间不协调、不平衡配置的结构性

矛盾,进而推动企业业务单元之间实现资源共享

和协同,形成“1 + 1 > 2”的协同效应。 第三,企业

数字化推动异质性资源池的构建有效加强产业内

冗余资源整合的生态互联。 数字技术在整个制造

业的广泛使用能够推动形成跨界资源网络,制造

企业与网络中其他行为主体的更频繁交流合作显

然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集聚,推动异质性资源池

的构建,进而在更大程度上解决企业战略调整过

程中面临的既有资源匮乏、资源融合深度不足、资
源结构性短缺等突出问题,也为企业在更大范围

动态整合冗余资源提供了可能。
资源编排理论中的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观

认为,企业战略决策主要是基于企业对资源的可

获取程度和整合能力[13]。 一方面,更多冗余资源

的获取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匹配机会,企业

通过拓展产品种类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供需匹

配,从而有效推进长尾市场消费需求的释放;另一

方面,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对冗余资源进行有效编

排能够强化匹配外部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将帮

助企业通过产品种类拓展来更高水平满足以往无

法顾及的长尾市场需求。 由于企业数字化能够明

显提高企业的冗余资源整合能力,使企业能够将

更多的非核心资源匹配到非核心产品的生产之中

产生协同效应,同时也会增加冗余资源与市场机

会匹配的可能性,推动产品供给更加契合用户的

异质性消费需求,有效满足除传统核心产品市场

以外的长尾需求,最终表现为企业产品种类拓展

推进了长尾市场的满足[14]。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命题:通过提高柔

性资源配置效率和冗余资源整合能力,企业数字化

能够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其表现为

核心产品首位度降低与产品多元化程度提高。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样本为沪深 A 股制造业(证监会

行业分类)上市公司,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的

全面性,选取 2015—2019 年为研究样本区间。 剔

除样本中主要变量数据严重缺失或存在明显错误

的公司和研究期间退市的公司,最终获得 9 474 个

观测样本。 企业特征数据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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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企业数字化的数据通过手工搜集整理上市公

司年报而得。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长尾市场满足

综合考虑上市制造企业产品种类绝对数量的

调整以及各产品相对收入的改变,从核心产品首

位度(PRO_CORE)和产品多元化程度(PRO_DIV)
两个维度来衡量产品种类变化[15]。 核心产品首位

度(PRO_CORE)用企业核心产品与非核心产品的收

入份额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16];参考 Lopresti[17]

的方法,以赫芬达尔指数的形式负向构造产品多元

化程度(PRO_DIV):

PRO_DI Vit = 1 - ∑
k∈W it

(Sikt) 2

式中,Sikt表示 i 企业的 k 产品在 t 年份的收入

份额。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的产品种类数越

多,收入份额越平均,这项指数就越大,说明企业

的产品组合结构越分散,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
2. 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DGG)
从数字技术应用、信息化、智能制造和互联网

商业模式 4 个维度筛选出数字化的特征词后,利用

文本挖掘技术测度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数字化相关

词汇频数[18],频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数

字化的刻画指标。
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年

龄(age,企业成立年限)、产权性质( soe,国有企业

为 1 民营企业为 0)、总资产收益率( roa,净利润 /
总资产)、成长能力(grow,营业收入增长率)、负债

率( lev,总负债 /总资产)、资本密集度(capital,固定

资产净额与员工总数之比的自然对数)、补贴强度

( subsidy,政府补助 /营业收入)、学习能力( edulev,
本科及以上人数 /员工总数)、研发能力( rdnumpro,
研发人数 /员工总数)、竞争程度( indcom,营业收

入分年度分行业计算赫芬达尔指数)。
(三)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检验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类推进

长尾市场满足,由于产品种类的衡量分为核心产

品首位度和产品多元化程度两个维度,构建如下

计量模型[19]:

PRO_ #itph = α0 + α1DG G itph + ∑Control +

vi + vt + vp + vh + εitph (1)
式(1)中,下标 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 PRO_

#(# = CORE,DIV)分别表示核心产品首位度(PRO_
CORE)和产品多元化程度(PRO_DIV)。 DGG it表

示企业 i 在年份 t 的数字化指数,Control 代表上述

控制变量。 vi、vt、vp、vh分别表示企业、年份、行业、
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从核心产品首位度和产品多元化程度两

个维度来检验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类推进长尾

市场满足。 表 1 第(1)列、第(2)列显示,DGG 的系

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均为 1%水平上负显著,表
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其核心产品首位度就越

低,即企业核心产品与非核心产品的营业收入之

比越低,表示长尾市场创造的效益占比相应越大。
表 1 第(3)列、第(4)列显示,DGG 的系数在加入控

制变量前后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

明显提高了上市制造企业的产品多元化程度,即
综合产品种类数量和产品收入份额两层含义表示

出企业数字化推动了产品供给趋向多元化,从而

有效推进了长尾市场满足。
表 1　 基准估计:上市制造企业数字化对核心产品首位度

　 　 和产品多元化程度的影响

变量
PRO_CORE PRO_DIV

(1) (2) (3) (4)

DGG
- 0. 038∗∗∗ - 0. 053∗∗∗ 0. 009∗∗∗ 0. 011∗∗∗

( - 2. 779) ( - 3. 433) (3. 486) (3. 792)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9 474 7 500 9 474 7 500
调整 R2 0. 016 0. 028 0. 022 0. 035

注:圆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和∗ 和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和 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整体而言,核心产品首位度降低反映了核心

产品与非核心产品的收入份额呈现相反的变动趋

势,即企业在售产品体系趋于扁平化,这意味着企

业打破了原有以核心资源与生产能力定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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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将更多的资源匹配到非核心产品来拓展产

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 产品多元化程度提

高说明所有不同产品之间的收入份额差异趋于收

敛,同时也意味着产品供给更具多样化和差异化,这
将帮助企业在更大范围匹配异质性需求,从而进一

步满足除传统核心产品市场以外的长尾需求。
(二)稳健性检验

1. 逆向因果

为缓解逆向因果关系带来的潜在影响,本文

引入工具变量进行 2SLS 重检验。 首先选取“分省

份分行业的平均企业数字化”作为所在组内企业

数字化的工具变量[20]。 同省份同行业的企业行为

具有趋同效应,满足相关性条件。 同时,同省份同

行业的整体数字化程度属于省区宏观环境指标,
并不直接影响微观行为,满足外生性假设[21]。 此

外,采用份额移动法构造“Bartik”工具变量,即滞

后一期除本企业之外行业层面数字化均值( share)
乘以全部企业数字化增长率( shift) [22]。 用分析单

元初始份额和总体增长率模拟出的历年数值,与
真实值高度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也与残差项不

相关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 2 报告了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 第(1)列、第(2)列针对核心产品首位

度进行检验,第(3)列、第(4)列针对产品多元化程

度进行估计。 第(1)列、第(3)列和第(2)列、第
(4)列分别将“分省份分行业的平均企业数字化”
和“Bartik”作为工具变量。 表 2 下半部分显示,工

表 2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

变量

PRO_CORE PRO_DIV
(1) (2) (3) (4)

2SLS(IV1) 2SLS(IV2) 2SLS(IV1) 2SLS(IV2)

DGG
- 0. 204∗∗ - 0. 443∗∗ 0. 041∗∗ 0. 089∗∗∗

( - 2. 116) ( - 2. 422) (2. 259) (2. 6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51. 864∗∗∗ 28. 694∗∗∗ 51. 864∗∗∗ 28. 69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Cragg-Donald

Wald F
150. 504 30. 963 150. 504 30. 963
{16. 38} {16. 38} {16. 38} {16. 38}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7 500 6 573 7 500 6 573
注:方括号内数值为 p 值;中括号内数值为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
Stock - 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 F 检验的临界值。

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假定都被拒绝,说明本

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 表 2 上半部分

的检验结果表明,DGG 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与基准

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说明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

类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确实具有因果特征。
2. 遗漏变量

为避免遗漏涉及地区发展相关变量可能诱致

的内生性。 本文进一步控制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

化发展指数、所处城市的人均 GDP、互联网普及率

和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等可观测变量,检验结果如

表 3 第(1)列、第(3)列所示,显示企业数字化的估

计系数仍然高度显著,符号也无变化。 同时为避

免遗漏一些随时间变化但难以测度的行业动态特

征,如行业景气度、产业政策变化等。 进一步引入

行业和年份的联合高阶固定效应,结果汇报于表 3
第(2)列、第(4)列,发现 DGG 系数的大小和符号

与基准估计结果高度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控制遗漏变量

变量
PRO_CORE PRO_DIV

(1) (2) (3) (4)

DGG
- 0. 053∗∗∗ - 0. 053∗∗∗ 0. 011∗∗∗ 0. 010∗∗∗

( - 3. 432) ( - 3. 339) (3. 768) (3. 5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联合高阶固定效应
(行业 × 年份) 否 是 否 是

样本数 7 424 7 424 7 424 7 424

调整 R2 0. 030 0. 045 0. 036 0. 051

3. 变量替换

第一,核心产品首位度。 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

据“产品收入构成”中的核心产品收入份额(PRO_
CORE1)、核心产品与收入份额第二大产品的收入份

额之比(PRO_CORE2)作为新的核心产品首位度替

换指标[23]。 表 4 第(1)列、第(2)列回归结果皆显

示 DGG 的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 第二,产品多元化程度。 采用熵指数重

新计算产品多元化程度,熵指数的定义为: Entrop

yit = ∑
Η

h = 1
[Siht ln Siht], 其中 Siht 代表 i 企业 h 产品 t

年份所占企业总营业收入的比重,H 为企业 i 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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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品种类数,由于 Entropy ∈ [ - lnH,0] 属于反

向测算指标,取 PRO_DIV1 = - Entropy 重新计算得

到新的产品多元化程度指标[23]。 回归结果报告于

表 4 第(3)列,DGG 系数与基准估计结果高度一致。
此外,本文采用企业“产品收入构成”中的产品种类

数是否增加的虚拟变量(PRO_DIV2)直接对企业产

品种类拓展进行替代性度量,表4 第(4)列报告了相

应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为正,说明替换新

的被解释变量之后,核心结论没有改变。
表 4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

变量
(1) (2) (3) (4)

PRO_CORE1 PRO_CORE2 PRO_DIV1 PRO_DIV2

DGG
- 0. 010∗∗∗ - 0. 199∗∗∗ 0. 023∗∗∗ 0. 025∗∗

( - 3. 484) ( - 2. 874) (3. 608) (2. 3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7 500 7 392 7 500 7 496

调整 R2 0. 029 0. 023 0. 034 0. 039

五、机制检验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从“识别、组合、利用”三类

行动编排柔性资源和冗余资源的逻辑,检验企业

数字化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作用机制的关键在于

检验企业数字化是否通过柔性资源配置效率、冗
余资源整合能力等降低核心产品首位度以及提高

产品多元化程度。 由于无法直接对机制变量进行

量化分析,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特

征变量 M 及交乘项 DGG × M, 从而得到处理效应

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以此来间接说明相关

的作用机制[24]。 构建模型如下:
PRO_#itph = α0 + α1DGGitph + α2M + α3DGGitph ×

M + ∑Control + vi + vt + vp + vh + εitph (2)

式(2)中,企业特征变量 M 具体包括反映柔性

资源配置效率、冗余资源整合能力的特征变量,其
他变量与模型(1)一致。

(一)机制检验:柔性资源配置效率

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柔

性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

场满足。 由此,当企业内部资源更具柔性时,自然

灵活配置企业资源的潜力更大,可以将其运用于

多个领域创造价值,实现“协同效应”,此时企业数

字化提高柔性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拓展产品种类以

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作用更加明显。 模型(2)中

的企业特征变量 M 分别选取存货密集度(L_II,存
货 /总资产)、现金比率(H_CR,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 /总资产)及资产专用性(L_FP,固定资产 /总资

产)来分别衡量企业配置柔性资源的时间、成本及

范围[25]。 当存货密集度、现金比率及资产专用性

分别低于、高于、低于样本中位数时,表示企业可

短时间内低成本转换用途、灵活扩大使用范围的

柔性资源更多,此时变量赋值为 1,反之为 0[26]。
模型(2)的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交互项的系

数均显著且符号都与 DGG 相同。 整体表明,当企

业资源更具柔性(低存货密集度、高现金比率以及

低资产专用性)时,企业数字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

作用更大,表现为企业数字化降低核心产品首位

度和提高产品多元化程度更加明显。 由此说明,
柔性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

种类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机制渠道。
表 5　 机制检验:柔性资源配置效率

变量
PRO_CORE PRO_DIV

(1) (2) (3) (4) (5) (6)

DGG - 0. 036∗∗ - 0. 034∗∗ - 0. 030∗ 0. 008∗∗ 0. 007∗∗ 0. 007∗∗
( - 2. 165) ( - 1. 999) ( - 1. 725) (2. 516) (2. 363) (2. 060)

DGG × L_II - 0. 040∗∗
( - 2. 298)

— — 0. 008∗∗
(2. 428)

— —

DGG × H_CR — -0. 035∗∗
( - 2. 112)

— — 0. 007∗∗
(2. 240)

—

DGG × L_FP — — -0. 033∗
( - 1. 766)

— — 0. 007∗
(1. 9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行业/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7 500 7 500 7 500 7 500 7 500 7 500
调整 R2 0. 029 0. 029 0. 029 0. 036 0. 036 0. 036

(二)机制检验:冗余资源整合能力

理论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高冗

余资源的整合能力来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

场满足。 由此,当企业拥有更多闲置存量资源、外
部可获取资源等冗余资源时,大规模重新编排整

合资源的能力也更强,可以构建起企业发展所需

的资源池并对其进行延展或细化,有效解决自身

资源匮乏、资源融合深度不足、资源结构性短缺等

问题,此时企业数字化提高冗余资源整合能力进

而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作用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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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依据资源的易恢复程度,模型(2)中的企业

特征变量 M 分别选取流动比率(H_SA,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销售管理费用收入比(H_SR,(销售费

用 +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营业收入)及权益负

债比(H_SP,所有者权益 /负债总额)来分别刻画

企业可利用、可恢复及潜在性的冗余资源[27 -28]。 当

存流动比率、销售管理费用收入比及权益负债分别

高于其样本中位数时,表示企业可直接开发利用的、
内化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可使用但未使用的

的冗余资源更多,此时变量赋值为 1,反之为 0。
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如 6 所示,交互项的系

数均显著且符号都与 DGG 相同。 整体表明,当企

业资源更多冗余(高流动比率、高销售费用收入比

以及高权益负债比)时,企业数字化对冗余资源整

合能力的作用更大,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对核心产

品首位度降低与产品多元化程度提高的效果更加明

显。 由此说明,冗余资源整合能力的提高是企业数

字化拓展产品种类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机制渠道。
表 6　 机制检验:冗余资源整合能力

变量
PRO_CORE PRO_DIV

(1) (2) (3) (4) (5) (6)

DGG - 0. 036∗∗ - 0. 034∗∗ - 0. 030∗ 0. 008∗∗ 0. 007∗∗ 0. 006∗
( - 2. 018) ( - 1. 970) ( - 1. 660) (2. 422) (2. 135) (1. 864)

DGG × H_SA - 0. 031∗
( - 1. 705)

— — 0. 006∗
(1. 655)

— —

DGG × H_SR — -0. 031∗
( - 1. 880)

— — 0. 007∗∗
(2. 418)

—

DGG × H_SP — — -0. 039∗∗
( - 2. 065)

— — 0. 008∗∗
(2. 3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行业/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7 500 7 500 7 500 7 500 7 500 7 500
调整 R2 0. 029 0. 030 0. 030 0. 036 0. 038 0. 037

六、异质性分析

从机制出发,运用分组回归法进行异质性分

析,探讨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

场满足的效果是否会因为企业在资源编排过程中

对配置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利用潜力不同而存在

差异。
(一)异质性分析:企业资产规模

企业受到数字化冲击,响应速度、强度都会

直接受到其自身特征的影响。 由于中小规模企

业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能够积极地通过

实时且多元的数据来提高资源配置决策的快速

性和准确性,而大企业由于部门主义、战略惯性、
组织结构惰性等“大企业病”的存在,导致大企业

攫取资源配置整合能力提高的速度和程度都远远

低于中小规模企业,从而阻碍企业产品种类的扩

展影响长尾市场满足。 为验证上述推测,以企业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并以企业规

模的1 / 3、2 / 3 分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小、中、大 3 个

等级,定义规模排在 2 / 3 分位数以上的企业为大型

企业,其他企业为中小企业,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

检验。 表 7 结果表明,相较大型上市制造企业,企
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类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效果

主要体现在中小上市制造企业中。 这也从另一个

角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高资源的配置

整合能力来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
表 7　 企业资产规模的异质性回归

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

(1) (2) (3) (4)
PRO_CORE PRO_DIV PRO_CORE PRO_DIV

DGG
- 0. 017 0. 004 - 0. 048∗∗∗ 0. 011∗∗∗

( - 0. 669) (0. 861) ( - 2. 621) (2. 9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 530 2 530 4 970 4 970
调整 R2 0. 043 0. 042 0. 049 0. 055

(二)异质性分析:企业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由于有国家和政府背书普遍面临较

小的外部竞争压力,导致企业缺乏利用数字化来

提高组织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激励。 相比而言,
民营企业身处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且往往

面临更加狭窄的资源获取渠道,这类企业对待数

字化提升内部资源配置利用效率自然有着更加强

烈的主观意愿,从而能更有效地拓展产品种类以

推进长尾市场满足[29]。 为检验上述分析,本文根

据企业注册登记类型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

企业进行回归。 表 8 显示,在国有企业中,企业数

字化只对产品多元化程度在 10% 水平上正显著,
而在民营企业中,企业数字化均在 1% 水平上显

著。 再次说明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利用效率提升

越明显,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

场满足的效果传导就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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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回归

变量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PRO_CORE PRO_DIV PRO_CORE PRO_DIV
(1) (2) (1) (2)

DGG
- 0. 047 0. 0094∗ - 0. 064∗∗∗ 0. 013∗∗∗

( - 1. 496) (1. 682) ( - 3. 549) (3. 8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 734 1 734 5 766 5 766
调整 R2 0. 056 0. 074 0. 031 0. 036

　 　 (三)异质性分析:股东外部监督

股东外部监督对企业效率水平提升能够起到

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股权分散很容易出现“搭
便车”问题,分散的股东缺乏足够的激励去积极收

集信息对企业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导致公司提

高资源配置利用效率的外部压力较小,徒增资源

配置损失,从而不利于产品种类的拓展;在股权适

度集中的情况下,多个大股东并存有助于集中话

语权,从而提高对企业运营状态的洞察力和对企

业经营结果的监督力,使管理团队减少对企业资

源的无效耗用和过度浪费,努力通过效率机制辅

助企业的业务模式和生产方向。 采用股权集中度

指标衡量企业的外部监督强度[30],对其进行中位

数分组后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企业数字化仅在

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中显著降低了核心产品首

位度和提高了产品多元化程度。 由此说明,约束

管理者提高资源配置利用效率的外部监督越有

效,企业数字化拓展产品种类以推进长尾市场满

足效果就越显著。
表 9　 股东外部监督的异质性回归

变量

股权集中度高 股权集中度低

PRO_CORE PRO_DIV PRO_CORE PRO_DIV
(1) (2) (1) (2)

DGG
- 0. 062∗∗∗ 0. 012∗∗∗ - 0. 019 0. 005
( - 2. 609) (2. 798) ( - 0. 894) (1. 2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 / 行业 / 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 787 3 787 3 713 3 713
调整 R2 0. 042 0. 048 0. 035 0. 036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数字化可以显著推动制造企业拓展产品种类

以推进长尾市场满足,表现为核心产品首位度降

低和产品多元化程度提高,制造企业过去流水线

式集中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的福特制产品生产

理念已悄然发生转变,异质性用户需求开始被多

元化产品供给更高水平满足。 此外,基于资源编

排视角的分析表明:数字技术通过改进柔性资源

配置的所需时间、所耗成本和适用范围,及推动冗

余资源整合的单点突破、业务协同和生产互联,使
得满足长尾市场所需的产品开发制造自由度和战

略柔性不断加大。 且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

在中小规模、民营性质以及外部监督较强等类型

的制造企业中将更加显著。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企业数字化。 一方面,要积极推进

数字化过程中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改造,按照优

胜劣汰、动态管理原则,征集发布数字化工程服务

推荐目录,支持互联网巨头企业、制造业龙头骨干

企业、传统软件企业参与制造企业数字化改造市

场,通过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

与大型服务平台合作,协同解决数字化生产制造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要针对企业数字化

改造投资大、周期长、运维复杂等突出问题,通过

政策采购等方式鼓励数字工程服务机构、工业互

联网平台发展模块化、订阅式的数字系统,为制造

企业提供成本低、见效快、集成灵活、升级便捷的

云产品和云服务。
第二,聚焦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健全企

业数字化的精准扶持政策。 一方面,要加大对中

小企业数字化的专项技改补贴,通过政府基金等

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制造企业数字化工程,
撬动更多市场资金进入数字化生产环节和制造领

域,通过企业服务券、创新券以及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与数字化技术改造服务商

进行深度合作;另一方面,要支持制造企业上云

用数赋智,加快推动制造企业设备上云和业务系

统向云端迁移,鼓励数字化服务商向制造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开放平台接口、数据、技术、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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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字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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